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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声 音音

广西各民族人民相濡以沫、休戚与共，创造出了丰富多彩

的文学作品。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更是中华文化大图绘中多彩的一笔，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广西少数民族作家是中国文学史上一

股重要的创作力量，他们既带有本民族的文化气韵，又以深厚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各自的创作领域高歌猛进。广西

少数民族文学积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促进民心相

通和民族团结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广西少数民

族文学表达的主题,从对新生活的歌颂、国家认同、爱国主义

到和平信念、民族团结、生态关怀、人性书写等，无不彰显着时

代精神。

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虽然题材各异、体裁多样，但都有

着共同的立足本土、胸怀祖国的创作特点。作家们都以坚定

的爱国之心表达着对中华文化的热情礼赞，将自己所置身的

多民族聚居区的文化书写融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历

史进程中。他们包括壮族的陆地、韦其麟、黄勇刹、莎红、韦一

凡、华山、王云高、孙步康、岑隆业、古笛、农冠品、凌渡、蓝阳

春、冯艺、石才夫、凡一平、黄佩华、韦俊海、李约热、韦佐等，瑶

族的蓝怀昌、莫义明、蓝汉东、光盘、红日、班源泽等，侗族的苗

延秀、张泽忠、莫俊荣、杨仕芳等，仫佬族的包玉堂、鬼子、潘

琦、包晓泉、潘荣生、何述强、常剑钧等，回族的白先勇、海力

洪、海代泉、马玉成等，京族的李英敏、潘恒济、张永东等，苗族

的李荣贞、杨文升等，毛南族的谭自安、谭云鹏、谭亚洲、莫景

春等，水族的李果河、潘文佳等，仡佬族的郭金世等。这些作

家来自不同的民族，对地处西南的八桂大地有着多元的认知

和深厚的感情，他们既书写对故乡的守望，又表达人性共有的

感受。在他们的作品中，成功塑造了许多生活于民间文化沃

土中的西南各民族的典型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都以不同

方式呈现了广西各族人民热爱祖国、团结互助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广西少数民族文学有着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

历史文化基础和革命历史渊源。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

壮族作家高孤雁、曾平澜、韦杰三怀着强烈的民族国家忧患意

识，创作了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作品。国家认同和家国情怀是

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他们以历史的宏观

视野，进行民族国家话语的表达，在崇高与宏阔中深化了文学

创作的审美张力。1953年，韦其麟自觉加入到国家话语体系

的构建中，其成名作《百鸟衣》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形象古卡和

依娌的形变就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陆地的长篇巨制《瀑布》

具有史诗一般博大和纵深的品格，体现了作家深厚的历史意

识和对中国革命的思考，开创了广西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史诗

形式创作的先河。李英敏的《椰风蕉雨》讲述战斗英雄可歌可

泣的英雄故事。新时期以来，新一代的作家们积极继承了这一

传统。黄佩华的小说《生生长流》中的家族变迁史亦折射出中

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石才夫的诗歌《旗帜》《山河铭记》《爱的清

明节——献给山魂》等表达了诗人对保家卫国壮烈牺牲的英

烈们的崇敬与怀念。赵先平长篇小说《穿过密林》运用传奇的

叙事手法讲述左江地区的革命历史。光盘的长篇小说《失散》

描写一群失散的红军各自遭遇的不同的命运，给读者讲述了

一段隐藏在岁月褶皱里的故事。广西各族人民以强烈的爱国

主义精神，参与重大历史事件书写，在抵御外辱、保护家园的

革命斗争中，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塑造各民族优秀的人物形象，建设共有精神家园。要想进

一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需要加强各民族间的文化

交流，挖掘各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增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

解。包玉堂创作的叙事长诗《虹》取材于苗族民间传说，塑造了

聪明能干的苗族女孩花姐姐的形象。苗延秀的长诗《大苗山交

响曲》表达了苗族人民热爱和平、追求民族团结、反抗民族压

迫的斗争精神。韦其麟的叙事长诗《凤凰歌》塑造了一位为了

人民的胜利而献出自己生命的壮族巾帼英雄达凤的光辉形

象。常剑钧的历史壮剧《瓦氏夫人》塑造了抗击倭寇的壮族女

英雄瓦氏夫人的形象。莫义明的小说《八角姻缘》塑造金福廷、

陶扶强、亚培、果英等性格各异、形象丰满的人物，展现了瑶族

人民的美好品德。潘琦的许多作品讴歌不同民族间的患难与

共、互敬互爱，塑造了健康美好的各族人民形象。广西少数民族

作家、诗人积极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弘扬善与美的艺术

追求，并在这些优秀人物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推进民族团结。

广西少数民族文学体现了民族传统与国家意识形态相融

合的创作追求。广西少数民族作家以自己的视角表达政治参

与的热情，用积极健康的笔触歌颂新生活。王云高的代表作

《彩云归》书写了渴盼祖国统一的主题。莎红的诗集《山欢水

笑》反映了各族人民进行“四化”建设的崭新风貌。陆地的小说

《美丽的南方》写了在党的领导下农民的觉醒、知识分子思想

的变化和土改斗争的胜利。蓝怀昌的长篇小说《波努河》展示

了一群在时代变迁中不断追求与创新的瑶乡儿女形象，表现

了瑶族人民走向现代的心灵历程。谭亚洲的《狩猎毛南山》描

写了老猎人三伯智擒糟蹋庄家的猴群为寨子除害的故事。李

果河的《阿贵嫂和她的水饺店》描写了阿贵嫂顺应时代潮流，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营得法，创造出美好的新生活。这些作

品展示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国家利益的价值认同，并在积极开拓新

生活的努力中使“个人”得以与国家相连。

广西少数民族文学聚焦脱贫攻坚，展现走向新时代的崭

新精神风貌。近些年来，以精准扶贫为重心展开八桂大地各族

人民当代命运的叙述，构成了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

叙事维度。红日的小说《驻村笔记》生动地呈现了精准扶贫的

攻坚场面，并真实地刻画了河城县天马乡一群有理想、有情怀

的扶贫干部形象以及其他各具特色的人物群像。通过他们的

喜怒哀乐和日常生活情态的表现，显示了乡村人民群众和扶

贫干部的善良与正气，彰显了广西人民的拼搏精神。罗南的长

篇纪实散文《后龙村扶贫记》全景聚焦广西百色市凌云县后龙

村精准扶贫工作，以女性温情的笔调写出后龙村从贫困走向

脱贫的攻坚历程。林超俊的报告文学《红土地上的秀美人生》

和《新时代的青春之歌——黄文秀》以真实事件为基础，通过

生动具体的细节呈现，讲述了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的故

事。韦佐的《巴某蝶变》用饱含深情的笔墨讲述了一个村子从深

度贫困村向最美乡村蝶变的故事。作家们自觉参与了时代主流

文化的大合唱，在更广阔的时代和精神结构中表现地方生活

和地方经验。

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展现多元文化主题，不断丰富中华文

化内涵。生活在八桂大地上的少数民族作家自觉地从多民族

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的书写，还是生

态保护、苦难主题的挖掘，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

表现出开阔的审美意识。何培嵩的长篇报告文学《哭了 笑了》

讲述少数民族孤儿学校的感人故事，传播社会大爱，凸显人性

光辉。鬼子的《一根水做的绳子》《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瓦城上

空的麦田》等小说体现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挖掘社会底层人

生的苦难，对生与死进行了深刻的观照。冯艺的散文集《桂海

苍茫》《朱红色的沉思》、黄佩华的小说《河之上》《杀牛坪》、

凡一平的小说《天等山》《蝉声唱》、陶丽群的小说《母亲的

岛》、韦俊海的小说《复仇的麻雀》、李明媚的小说《在路上寻

找春天》、莫景春的散文集《被

风吹过的村庄》等作品以深沉

的生命意识、生态意识、原乡意

识等多元主题，唤醒故乡的记

忆，将广西地理景观中的一河

一山，融入华夏似锦山河。总

之，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

表现出多重审美向度，丰富了

中华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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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世华钟世华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诗歌从不缺席。汉语诗歌更

是源远流长，从《诗经》开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诗

歌俨然成了人类精神生活的“第一现场”。在或仿制或变形的

“抒写现场”中，一切用心阅读者都是“目击证人”。很多年后，

我们可以证明，无论岁月流逝的步伐如何快捷，无论现实生活

的场景如何转换，诗歌里都忠实潜藏了时人内心生活的珍贵

秘密。

现代诗歌的伟大变革肇始于1917年2月，《新青年》杂志

发表胡适写的白话诗《两只蝴蝶》，据说这是中国白话诗的开

端。自此以降，中国新诗的征程正式开启。从产生的那一刻起，

新诗就与我们熟悉的一切，包括诗经、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散

曲划清了形式上的界限。但内容上的传承还在。既然都冠以诗

歌的名义，新诗与古诗本质上具有一脉相承性，这种一脉相承性

通常指诗歌中的“意境”，我称之为被赋予了意绪的形象体。

新诗背靠浩繁的诗歌传统，还有回避不了的西风东渐，诗

人们发挥的自由空间更大了。从五四时期的“尝试派”，到后来

的新月派、现代诗派、七月诗派、九叶诗派，以及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的政治抒情诗等等，他们都各自开拓了诗歌写作的路径。

尤其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诗歌的百花齐放可以彪炳史册。

1980年代中国有多少个诗歌流派？在“中国诗坛1986现代

诗群大展”中，收录了60余个诗歌流派的作品。而在1988年9月

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

一书中，收录了74个诗歌流派的诗作及他们的诗歌艺术自释。

那个时候被公认是中国新诗的黄金年代之一。各个诗派山头

林立，表面上看去芜杂混乱，内中也蕴含着井然的秩序。这些

秩序来自于共同的诗学理念，也来自于尝试和争鸣的勇气。

那个时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一切都“欣欣

然睁开了眼”，诗歌也不例外。1980年代诗歌的繁荣，得益于改

革开放的时代背景，特别是西方哲学思潮的涌入更是使诗人

们受到新的启迪和训练。尼采、叔本华、萨特、弗洛伊德……每

一个哲学家的学说都令诗人们产生新的体悟，新的哲学思想

使诗人们的创作意蕴深长。可以说，朦胧诗就是西方哲学思潮

进入中国，影响中国诗人们的诗歌创作实践的最初产物。

更多的好戏还在后头。在朦胧诗发展数年后，更加年轻

的诗人们不想亦步亦趋，他们渴望变化。与朦胧诗的深刻和

尖锐相反，以浅白和嬉皮士精神为标榜的口语诗适时出现。

他们试图用低微代替崇高，用简慢代替仪式感，用直截了当

代替比喻象征……把诗歌还给普罗大众，口语诗可谓用心良

苦，亦有所成就。但是，诗歌最终还是要讲究一种曲折表达，

不能过于直白，这源于人类心灵及心灵所寄托的物质世界的

神秘性和隐蔽性。

这个时候，在不起眼的大西北，一群来自内地的诗人做

出了有益的尝试。面对大漠孤烟，这一群血性汉子很快就找

到了与天地交互的诗途。他们的诗歌粗粝、宏阔、昂扬，吞吐

着天地之灵气。人们称这个主要由昌耀、杨牧、周涛、章德益

等诗人组成的诗歌群体为新边塞诗派。在我看来，新边塞诗

属于高难度写作，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心灵的燃烧。当生活

环境变迁，心力减退，诗劲衰退，诗坛再不见新边塞诗人们的

倔强和洒脱。

当时代发生新的变化，如果一个诗人还坚持原地踏步，

他的主张将迂腐，他的创作将落伍。历史上，中国汉语诗歌从

来不曾放弃过在艺术上的求新、求变。隋唐以降，诗歌意境和

音韵的创造上更是日臻完善。只有在诗歌中，汉字兼具的

“形、音、义”特色才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和拓展。刘禹锡有“常

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之叹。几千年来，为揭示世界和心灵

本身的隐蔽和神秘，诗人像语言的炼金士，淬炼和扩展了日

常的语言，使日常的口语更加凝练和华美。努力没有白费，通

过词语的精挑细选，诗歌尽可能揭示了人类隐蔽和神秘的心

灵，一次次呈现了诗人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的脉搏和心跳。

陆游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妙手靠训练和学

习，也靠先天的悟性。当然，纯粹的炫技应该摒弃，诗歌的技

巧一旦脱离了内容表达的需要，就显得花哨和浮夸。没有深

刻的观念和厚实的情感支撑的诗艺是玩弄自己和读者。如果

把文字比喻为石头，诗歌的文字是精品，是玉化石，而不是河

滩上随处可以捡拾的一块块鹅卵石。好的诗人是文字中神秘

力量的探幽者。假如诗意没了，诗思也没了，留下庸常的语言

记录，别的文体也能达到，那诗歌的使命亦可以休矣。

这么推崇诗歌语言材质的非同寻常，也许有人会辩称：

诗歌要让人看得懂。这当然是非常正确的创作取向。但我们

也不能否认，一些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创作，起初对我们而言

是很艰深的。任何艺术都不是为了让人一看就懂、毫无余味，

而是要领读者去思索、回味、提升，最终与作者神会，共同迈

向艺术的无限时空。

新诗已逾百年，百年期间，关于诗歌的观念不断在变。

到了当下，似乎每个人都可以写诗，林立的诗歌流派消失

了，五花八门的诗歌主张也不提了。八十年代的各执己见与

现在的迷迷糊糊，没有谁高谁低，但放在一起解读实在是一

件有趣的事。

诗人要忠实于自己。生活和思考是第一性的，写作永远

是第二性的，有什么样的观察和思考，就会有什么样的抒写。

你只能生活在时代之中，你也只能是人民之中的一员。当然

有一点必须承认，好的诗人是那些能够引发广泛共鸣的诗

人。一个诗人在表达自我的喜怒哀乐的同时，对别人的悲欢

离合不能漠不关心。诗人要在时代的洪流中、在人民的海洋

里进行深刻的思考。这样的诗歌抒写才具有价值和光芒。这

种独立的写作精神，基于道义和担当。

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无论何种写法，诗歌必

须提振人类生活的信心。诗歌始终是心灵的艺术，诗人应该

尝试着在文字中传递温暖，把人类的心灵紧紧连在一起，这

是诗歌事业经久不衰的唯一理由。毋庸讳言，我们曾经在诗

歌烛火的照明下，度过苦难和贫瘠的人类生活的童年。因为

诗歌，过往的情感栩栩如生地保留了下来。随着物质生活的

丰饶，诗歌的火炬还在燃烧，它需要照明的空间只会越来越

大。从心灵需求的角度讲，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不是越来

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在这样一个希望与危机并存的时代，

诗歌的照耀应当无时不在，诗人的身影也应当无处不在。

在新媒体时代，诗歌的传播是越来越便捷了。博客和微

信时代的诗歌模式开启，各种诗歌交流群如雨后春笋般应运

而生，人们在“群”里尽情展现最新的作品，相互击节叫好，彼

此点赞留言，不分高低，不论老少，景象一派蔚为壮观。从积

极方面讲，诗歌的群众基础貌似在扩大；但从专业标准来说，

微信诗大多碎片化、随意化、表面化、自我化，更多是现实生

活的临时反应，缺乏诗歌必要的技法和精神含义，遑论创新

和深度思考。因此，这些作品和现象在增加诗歌群众基础的

同时，也引发了诗歌精神瓦解和诗意空白之担忧。自娱自乐

中，现实的拷问少了，人性的自省少了，道义的担当少了。在

我看来，纸质诗刊毕竟经过了专业编辑的层层筛选、把关，相

对值得信赖一些，当然也都有很多提升空间。

诗人流沙河说：“如果一个民族缺少了诗，那就是感情上

的残疾。”每一个时代都将因为那些伟大的诗歌而散发出生

动的光芒，它照耀当下、启示后人。为此，我们需要把心思从

摇曳不定中拽回现实。主动观照现实、融入时代命运的诗人，

是值得敬佩的。诗人不一定成为时代生活的“面子”，但诗人

应该主动担当，成为这个时代的“里子”即良心。

诗歌潜藏了人们诗歌潜藏了人们内心生活的珍贵秘密内心生活的珍贵秘密
□□阿苏越尔阿苏越尔（（彝族彝族））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视
域

体
意
识
视
域

下
的
新
时
代
内
蒙
古
文
学

下
的
新
时
代
内
蒙
古
文
学

□□
崔崔

荣荣

在当代内蒙古文学的起始阶段，以纳·

赛音朝克图、玛拉沁夫、韩燕如、敖德斯尔、

巴·布林贝赫为代表的作家们就以对党、对祖

国、对人民的炽热之情，为新生的内蒙古文

学奠定明亮饱满的爱国主义基调。这一优

良传统在不同历史时期一脉相承，不断汇聚

成时代的强音。这些由多民族作家展开的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创作实践，抒

发守望相助深情，喜看绿水青山新变，记载

脱贫攻坚胜利，颂扬团结奋进精神，为构建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十年的内蒙古长篇小说大约有100

部，作家们深耕草原沃土，重视多民族文化

的交往互鉴，十年创作征程步履铿锵。其

中，冯苓植、阿云嘎、路远、包丽英、萨仁托

娅、海伦纳、白金声的历史叙事，或回望祖

先往事，追索草原文化性格的雄健与豁达，

或再现草原上党领导下的革命历史，镂刻一

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暗夜里寻找光明的不

屈不挠。这些创作带着中国北疆高原的持

重高远、草原的明快清新、山林的深邃神

秘，成为内蒙古丰富文化与多样地貌的文

学镜像。

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家们

深刻感受到现实生活所发生的巨变。力格

登、李廷舫、萨娜、张凯、乌力吉布林、格日勒

图等作家对时代大潮推动的社会变迁有着

敏锐的体察和深刻的思辩，既将那些嬗变放

置于宏阔的时代背景，也具体而微地落实在

生活细节和情感末梢。他们的文学实践持

守现实主义精神，大胆拿来现代主义技法，

表现本地区一日千里、阔步开放的发展态

势。经由多民族作家的十年之功，涌现出许

多奔流着新时代踔厉奋发血液、满载着民

族复兴激情的人民史诗。

新时代让内蒙古的作家们有了更多的

机遇，能够在多重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场

域之间辗转迁移。这成为新时代内蒙古中

短篇小说佳作频出的密钥。例如，蒙古族

作家海勒根那居处的文化场域更为复杂，多重文化让他拥有

开阔的写作视域。《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中那个远道而来

感受脱贫攻坚巨变的异乡人，《巴桑的大海》中从草原出发航

行世界的巴桑……这些新时代的迁徙故事，是发生在祖国各

地的鲜活的中国故事。

新时代内蒙古文学的进取革新气象，还表现为对各种

文学手法的探索。“80后”蒙古族作家娜仁高娃的《七角羊》

《醉驼》以随处可见的通感手法、多变的叙事视角精准写出

在沙漠生存的粗粝的生命经验。“90后”蒙古族作家渡澜在

《傻子乌尼戈消失了》《去看乌嘎跳舞》中，以魔幻、荒诞、意

识流和身体经验，反复书写生命的消失和重生。新锐作家

们那些变形与荒诞的文学景观最终呼唤的，是人在自然中

的诗意栖居。这始终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主题。

新时代十年，内蒙古报告文学作家立足时代现场，书写

现实的巨变。生态建设、文化建设、脱贫攻坚和抗击疫情，

是这十年内蒙古报告文学的重要主题。为伟大时代留下生

动写照，讲好中国的发展故事，同心共筑共有精神家园，报

告文学迸发的艺术力量令人惊叹。

生态主题的报告文学集中书写沙漠变绿洲的传奇故

事。《毛乌素绿色传奇》《额济纳河畔》《装点此河山》《达拉

特·金色与绿色变奏曲》书写内蒙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曾经的荒芜，被几十年如一日地攻

坚克难，转化为一篇篇绿洲，体现了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

时代精神。

乌兰牧骑造就了中华民族文

艺百花园中独特的文艺景观，也

是内蒙古文化建设的一大创举。

以《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牧骑

纪事》《开往赤峰的K896次列车》

为代表的报告文学讲述了乌兰牧

骑的发展历程。北方幅员辽阔，通

过乌兰牧骑，党和国家将温暖的关

怀、共有的精神追求传递给广大农牧民，数十

年来不曾变过。细写这一过程，也就写出了

共有精神家园怎样一砖一瓦建成，又如何以

美的方式有效传播。

共同的精神追求，同样是凝聚人心的

强大纽带。脱贫攻坚主题和抗疫主题的报

告文学在书写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价

值认知的同时，就凸显出了爱国为民的精

神追求。以《春风染绿红山下》《让世界看

见》《袁隆平与兴安大米》为代表的报告文

学书写内蒙古各族人民在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等硬仗中打出来的永不服输的时代精

神。刘春作为深入武汉抗疫一线的亲历

者，他所写出的《天使出征》记录了内蒙古

医疗队千里驰援武汉的那些心手相牵、同

心抗疫的难忘现场，读来总令人震撼。

宛若石榴花开，无论是哪一种主题，新

时代十年内蒙古的报告文学汇聚成一个总

主题：爱国团结，守望相助。当这些时代新

章汇入到新时代中国故事书写的洪流中

时，本就牢固的共同精神归属便更加清晰

温暖了。

新时代十年的内蒙古诗歌和散文，同

样展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观。在这些作品

中，家国情怀深沉，文化底蕴深厚。阿古拉

泰、白涛、温古等以草原诗人的自觉编织诗

歌的梦想，形成新时代10年内蒙古诗歌的

多维创作取向。阿古拉泰的诗歌磅礴悠

远，坚定的国家观、民族观和历史观构成诗

歌的内在筋骨。《百年寻梦》以泼墨之笔渲

染党如何带领人民走向光明的雄壮历史，

又如何在今天“手挽着手，将圆一个民族的

梦”。《仰望一匹腾飞的骏马》书写内蒙古的

发展速度，“请祖国放心内蒙古腾飞的脚步/

将永远伴随着时代的脉搏/和祖国的爱一起

跳动”。《黄河，我想》具象地表现了五十六

个民族亲如一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乡愁在内蒙古诗人笔下以故园之思进

行表达。白涛以《短调或长歌》隐喻身在都市者对古老游牧

生涯的向往，这乡愁带着民族特性，但更具现代性。温古

的诗笔依循农事经验行进，“土地替我们驯化农具/农具替

我们驯化一双笨拙的手/手替我们驯化一颗心灵”，这让农

业文化的秘密不再深藏。这是新时代草原诗歌的特点：传

统和现代、都市文化和游牧文化、城市文明和乡村物事，都

是其诗歌肌理饱满丰厚的源头活水。草原诗人的视线从未

自守在草原，而是视野辽阔。这正如中华文化从来都兼容

并包、海纳百川，也正体现着一个现代化中国的时代气质和

复兴气象。

一直围绕草原、河流等世间万物走笔的，有特·官布扎

布、艾平、苏莉、杨瑛、安宁、刘志成、王樵夫等散文家。作为

中华文化重要组成的草原文化，强调珍爱和敬畏自然。新

时代10年的散文作者跨越民族和区域限制，不约而同地伏

身草间、静听万籁，又从山川俯瞰世间四季轮回、天地万物

生长、时光长河奔流。例如，艾平在草原古老的游牧文化中

发现其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境界的契合。她在蒙古族的

长调中写出了《聆听草原》《隐于辽阔的时光》等格局开阔的

散文作品。达斡尔族作家苏莉在散文集《万物的样子》中从

万物中回到自己，继而发现万物最令人动容之处在于用韧

性面对、接受和化解困境。蒙古族作家杨瑛的散文集《河

流》中诸篇，以中华美学的“静趣”观照万物，表达出一种生

命之叹与时光之思。正是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才让多

民族的散文家们把握素材、表现世界时有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之风度。

总之，新时代十年内蒙古文学实践向心力的强化，与党

和国家的引领、关怀和扶持息息相关。无论是重点作品扶持项

目、少数民族作品重点扶持项目还是定点深入生活项目都在

激发创作的热情，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更是为少数

民族作家的成长注入强劲动力。新时代新征程，那些爱国主

义的深情、团结互助的笑颜、永不止歇的奋斗、波澜壮阔的

巨变，将会不断汇聚成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不断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


